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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论

邓绍基

元人曾把他们的“元曲”和“唐诗”、“宋词”并称。清人焦

循在《易余籥录》中提出“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”也即“代有所

胜”的看法，但他认为“洵可继楚骚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

以立一门户”的明人写作业绩却是八股文。而在焦循以前，明末

人卓人月在《古今词统序》中却说：“我明诗让唐，词让宋，曲让

元，庶几吴歌、挂枝儿、罗江怨、打枣竿、银绞丝之类，为我明

一绝耳！”他们似乎都不把明代小说放在眼里。事实上，我国的白

话小说创作的大繁荣时期正是有明一代。就实际的业绩和成就而

言，明代的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确实比同时期的诗文

显得重要，也 并称“。五足以把它同“唐诗”“、宋词”和“元曲”

四”以来，文学史家大抵认为明代是小说和戏曲的时代。这也是

对明代文学成就的一种基本估计。清代的白话小说继续繁荣，文

言小说也兴旺发达，并都有卓越成就，这也是文学史所昭示的事

实。

《明清小说精品》作为明清小说的一种选本，出于种种考虑，

没有选录长篇小说，事实上也难以选录，而只挑择短篇入选。首

先入选的就是明代的白话短篇，也就是话本体小说。为了说明问

题的方便，这里需要追溯这种文学样式的源头。

白话小说的起源要追溯到唐代。那时，伴随着传奇小说的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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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，出现“市人小说”又叫“说话”，是讲说故事的一种社会娱乐

活动。到了宋代，这种社会娱乐活动大为盛行。根据记载，宋代

开封、杭州等城市里设有“瓦市”，又叫“瓦子”，相当于近代的

综合游乐场所。“瓦舍”有演出各种技艺的勾栏，说话就是其中一

种重要的技艺，当时甚至还有专门表演说话的勾栏。此外，流动

卖艺的说话人，当时叫“打野呵”的，为数当更多。所谓“说

话”，就是使用当时人们流行的口语来讲述故事，这种口语后来就

叫白语。宋代白话小说主要以口头说讲形式出现，而不象前此的

志怪小说、志人小说、传奇小说等文言小说那样一开始就是书面

文学。即使说话人有底本，但他们并非借底本来吸引读者，而是

靠说讲来招揽观众。“话本”这一名称也并非专指说话人的底本，

通常它是故事的意思。关于宋代“说话”的分类，有不同的说法。

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记有“四家数”：小说、说经、讲史和合生。从

小说历史发展来看，小说和讲史是最重要的两家，它们的出现和

发展形成了中国白话小说的独特传统。说经在当时和后来始终保

留着说唱的特点，和弹词、鼓词等说唱文学近似。合生在当时究

竟是什么样的面貌，历来无确切而一致的看法，至少它同我们今

天所讲的小说并无关系。宋代的说话既有长篇，也有短篇；在习

惯上，长篇叫作平话，短篇叫作小说。

白话小说在宋代发达起来，这是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，有

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从形式上说，它是改变了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

书面创作和口头语言越来越脱节的情况而出现的新兴文学样式。

从内容上说，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描写了城市市民的生活，并

且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感情，甚至市民阶层的人物成为作品的主人

公，成为作品歌颂的对象。中国文学史上这时出现了真正的“市

民文学”。

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，现存较早的白话小说集又大抵是元代

刻本，判断具体作品的年代比较困难，一般就把早期的白话短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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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叫作宋元话本。元代说话也比较盛行，这是见之于的记载的；

事实上，一直到近代，说话也还是流行的文艺样式之一，不过主

要是长篇平话，很少短篇话本罢了。

随着话本小说的刊行和流传，宋元以来又出现了拟话本，在

体制上一如话本小说，不过它并不是专供说话人用的。为了和说

话人的话本相区别，人们就叫它为拟话本。习惯上的用法又只指

短篇，只把明中叶以后产生的大量的白话短篇小说叫作拟话本。现

在逐渐已不采用这个名称了。因为从广义上说，直到五四运动前

后受西方小说影响的新小说出现以前，许多小说都是在不同程度

上保留着话本体制的，莫非都叫拟话本？

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中最著名的是冯梦龙的“三言”，即《喻

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和《醒世恒言》的合称，其中《喻世明

言》又称《古今小说》。也有一种看法，认为《古今小说》不是仅

指《喻世明言》，而是“三言”的总称。稍后有凌濛初的“二拍”，

即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的合称。“三言”中选录

了一些宋元话本，但大抵经过冯梦龙或其他人的修改，也收集了

更多的明人写的话本体小说，其中可以确切考知是冯梦龙撰写的

作品虽然不多，但推想应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出自他手。“二拍”大

都是凌濛初自己所创作。

文学史家通常把“三言”和“二拍”并称，倒也不是把它们

等量齐观，“三言”成就在“二拍”之上，几乎已是学界公论。现

在有“三言二拍一型”的说法，“一型”是指《型世言》，这是前

些年在韩国发现的，早先我们只知道有《幻影》一名《型世奇

观》，又称《三刻拍案惊奇》，现在才知道它来自《型世言》。所以

这部《型世言》的发现有着重要意义。当然，它的成就远逊于

“三言”。

“三言”“二拍”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但它们的最主要的特

点是描写和反映市民生活。而反映市民生活的最鲜明的一个特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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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城市中的商人、手工业者大量地作为作品里的正面主人公出现。

这里面，有各种商人：买卖珠宝的、贩运布匹的和海外经商的等

等，有小手工业者、机户、和工匠等等，还有挑担卖油和提篮售

姜等各式小贩。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其中一些作品描写市民正面

人物的真实性，这种真实性最突出的表现在一些商人的描写上。

《转运汉巧遇洞庭红》就是描写商人出海经商的作品，在绝大的程

度上，这篇作品是反映了商人海外冒险的美妙理想（它不只是反

映破产小商人的发财幻想）。小说中的主人公文若虚在国内经商失

败，陷于破产境地，甚至由此得到了“倒运汉”的浑名。一次偶

然的机会，他搭一伙“拚死”走海道的商人的船只出海，博得重

利，换来一千个银钱（每个重八钱七分多）；还在荒岛获得珍宝，

回国卖得五万多两银子，就此成了大富商。于是家乡也不要了， 就

在沿海之地“重立家园”，做一个殷实富户。

文若虚出海前的境地、心情，在海外发财的遭遇，发了财后

“重立家园”的做法，对海外冒险者来说，都是具有诱惑力的。不

管这个作品内容的虚构程度怎样，我们说它是反映当时商人的海

外冒险事迹的代表作品，应该不能算作是夸大的说法。

海外冒险一般说来是行商的一种致富目标，屯积居奇却是坐

商的重要手段。《叠居奇程客得助　　　　三救厄海神显灵》中反映的就

是坐商的经营心态。徽州商人程宰因经营失败，流落在关外，为

人家掌账。在凄凉的岁月中，得到了辽阳海神（女神）的垂青，和

他成了夫妻。对于一个商人来说，程宰必然要向海神吐露“本

业”的要求。于是依靠了海神的帮助，程宰发了大财。值得注意

的是，海神并不像一般传说中的用平空摄取若干金银的方法来帮

助程宰，却劝他不要指望飞来横财，海神指点的是屯积居奇的

“路径”。果然，程宰先屯黄柏、大黄，次屯五百疋丝缎，再屯六

千多疋粗布，每次赚钱，四五年间，由十来两本银赚到五十万两。

程宰屯积货物时的“预见性”虽然还是依靠了海神的指点，但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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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指点”总是表现了商人的一种心态，这种心态也正表现了商人精

神世界的特色。

在一些描写市民生活的小说中，还特别值得指出来的是关于

对商人的“本业”的公开赞扬，商人对自己事业的自豪感已堂而

皇之的被提出来。《乌将军一饭必酬　　　　陈大郎三人重会》的“人

话”中叙述了苏州王生行商的经遇。王生经商失败，丧气灰心。但

他的婶母却不因侄儿经商活动中的两番挫折而失望，仍加以鼓励，

说：“不可因此两番堕落了家传行业”。并且为侄儿重新准备银两，

要他第三次出门，往南京行商。很清楚，杨氏对她侄儿进行的劝

导和鼓励，是从一个坚定的信念出发的，这就是确信他们商人的

“家传行业”。

当我们读到这些描写的时候，它使我们想起在某些古代文学

作品中常出现的把科举仕途视作是世业的人们的口吻，那种以世

代无白衣卿相为骄傲的自豪感。这两者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对比。从

观照中我们更可发现，这些白话小说作品确实带来了和以前的文

学作品不同的、新鲜的气息。

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中有不少描写爱情、婚姻故事的作品，如

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、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、《玉堂春落难逢夫》、

《王娇鸾百年长恨》、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和《焦文姬生仇死报》

等等，像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那样精美的作品，和国外的同样

描写妓女的《羊脂球》这样的小说完全可以相并列入世界名作之

林。像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那样的小说也属新颖之作，它描写

王三巧既爱丈夫，又爱情人，它描写蒋兴哥既要休妻，又不忍明

言，还承担远离妻子的责任，这些从错综复杂的生活现实和凡人

性格出发的描写，表现出“平常心”和人情味的描写确实离开了

封建道德观念，离开了充斥于社会也充斥于文学作品中的片面要

求于妇女的贞节观念，因而显得新颖。

如果说，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中洋溢着女主人公的人格光采，



第 6 页

那么，就表现人格平等而言，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中描写秦重对莘

瑶琴的爱是炫人耳目。

街头卖油的小贩秦重要想博得在王孙公子宠爱下的“花魁”莘

瑶琴的爱情看来是“奇想”。然而秦重奇想实现了。实现奇想的关

键不是靠秦重有钱（他并没有百万家私），也不是靠他的社会地位

（他的社会地位是“卑贱”的小贩），秦重纯粹是凭着一颗真心尊

重莘瑶琴的人格，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、爱护她、怜惜她、体贴

她，莘瑶琴把秦重的真心与王孙公子对待她的行径作了对比后，真

正感到秦重对她命运的重要性，就主动向他说：“我要嫁你”。

秦重的社会地位，在夺取莘瑶琴的爱情过程中似乎是无力的，

但实际上却是有力的。不能设想莘瑶琴会真正喜欢秦重的小贩身

份，甚至在她的思想中，秦重的“卑贱”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忠厚

老实的品格是矛盾而不能统一的。她第一次和秦重见面以后产生

的犹疑应是这种“矛盾”的最好说明：“难得这好人，又忠厚，又

老实，又且知情识趣，隐恶扬善，千百中难遇此一人。可惜是市

井之辈。若是衣冠子弟，情愿委身事之”。最后她嫁给秦重却又正

是考虑到秦重的真心的爱情的可贵，从而压倒了岐视“市井之

辈”的思想。她不可能知道秦重的真心的爱情正是与他的社会地

位有密切的关系。正是秦重的“市井之辈”的身份，决定他不可

能用地位、金钱去取得爱情，他只能凭着个人的真心去换取莘瑶

琴的心。这点，连秦重自己恐怕也难以自觉认识。然而，就在这

点上，我们却发现了明代白话小说描写市民爱情生活的又一种特

色。当然，这种城市平民用自己的真诚的人格和真诚的感情去击

败当时牢牢地附着在爱情、婚姻上的地位、门第观念的描写是理

想的，但它确实又同市民社会力量的壮大联系着的，因此又是现

实的。

比较露骨的性描写是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中一部分白话小说中比

较普遍的现象，人们固然不必像道学先生那样不问青红皂白地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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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责和诋毁，但值得人们思考的是，正是在闪耀着市民平等人格

光彩的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和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中，并没有

这种描写，如果作者愿意，他们是完全可以插入这种描写的。读

者看到，当秦重第一次去花魁处，适逢她大醉，秦重守护了她一

宵，这里只有温情的照顾，殷勤的服侍，唯独没有猥亵的意念。看

来，恰当地批评话本小说中的那些猥亵描写，在普及性的选本中

作适当删节，未必是可作可不作的，或者说，还是有某种必要的。

上文说过，明代的话本体小说是沿着宋元话本发展下来的，我

们这个选集中也酌量选收了几篇宋元作品，尽管它们是经过后人

修改过的。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艺术描写上的特点，特

别是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，简洁明快，生动活泼，声口毕肖，富

于个性，既可以见出作者使用白话语言的提练程度，也可以见出

受到文言文文约句短的影响。今举《碾玉观音》中的一段描写为

例：

秀秀手中提前一帕子金珠富贵，从左廊下出来，撞

见崔宁，便道：“崔大夫！我出来得迟了，府中养娘，各

自四散，管顾不得。你如今没奈何，只得将我去躲避则

个。”当下崔宁和秀秀出府门，沿着河走到石灰桥。秀秀

道：“崔大夫！我脚疼了，走不得。”崔宁指着前面道：

“更行几步，那里便是崔宁住处。小娘子到家中歇脚，却

也不妨。”到得家中坐定，秀秀道：“我肚里饥，崔大夫

与我买些点心来吃。我受了些惊，得杯酒吃更好”。当时

崔宁买得 ⋯秀秀道“：你记得当时在酒来，三杯两盏，

月台上赏月，把我许你，你兀自拜谢。你记得也不记得

崔宁叉着手，只应得诺。秀秀道“：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：

‘好对夫妻！’你怎地倒忘了 崔宁又则应得诺。秀秀道：

“比似只管等待，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？不知你意下

何如？”崔宁道“：岂敢！”秀秀道“：你知道不敢，我叫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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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起来，教坏了你。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？我明日府里

去说！”崔宁道：“告小娘子：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，只

一件，这里住不得了。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，今夜就

走开去，方才使得。”秀秀道：“我既和你做夫妻，凭你

行。”当夜做了夫妻。

大家都知道，话本小说在它发展过程中，艺术描写上也是越

趋成熟的，明代话本体小说中的优秀篇章吸收了话本艺术的特点

而更有发展，表现得更加细致。大体上说来，它们有这样一些主

要的特点：

一、细节描写更加细致生动。举凡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

化，人物思想的微妙的变化，环境的衬托和氛围的渲染等等方面，

都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
二、更加善于用行动表现人物。往往有许多精彩的片段，精

雕细琢地刻画人物的行动，但这些片段又都不是孤立的，游离的，

而是全篇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，是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必不可少

的环节。

三、故事情节十分讲究。有悬念，有伏笔，对读者有巨大的

吸引力。故事的铺述力求曲折多变，避免单调、平淡，常常是一

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一环扣紧一环，一步逼紧一步。巧合更是常

用的手法。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，这种巧合看来仿佛带有一定的

偶然性，但并不违反它所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。

四、大量写人物的对话，写得生动活泼，贴合人物的身分，具

有性格化的特色，成为表现人物性格的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。在

叙述中则多引用俗话，运用比喻，收到风趣而又更贴近生活的效

果。

五、篇幅增长，主题集中。宋元话本往往在不同的程度上有

文字较简，情节枝蔓，以致主题不够鲜明集中之病。明代作品大

都较好地避免了这一局限。不少作品都篇幅较长，而不枝不蔓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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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扣紧各自中心人物和中心故事叙述描写，细致而紧凑，较少游

辞赘语，也较少游离的情节。

六、心理描写大量增加，这就更加越过了早期话本只用三言

二语来勾勒人物性格的传统手法。这种趋势既是对传统的发展，也

是一种内在的深化。

关于细节描绘和心理描写，可举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中秦重

初次去见莘瑶琴的描写为例：

秦重心下想到“：除去三两本钱，余下的做一夜花柳

之费，还是有余。”又想道“：这样散碎银子，怎好出手！

拿出来也被人看低了！见成倾银店中方便，何不倾成锭

儿，还觉冠冕。”当下兑足十两，倾成一个足色大锭，再

把一两八钱，倾成水丝一小锭，剩下四两二钱之数，拈

一小块，还了火钱，又将几钱银子，置下镶鞋净袜，新

褶了一顶万字头巾。回到家中，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，

买几根安息香，薰了又薰。拣个晴明好日，侵早打扮起

来 ⋯秦重打扮得齐齐整整，取银两藏于袖中，把房

门锁了，一径望王九妈家而来。那一时好不高兴，及至

到了门首，愧心复萌，想道“：时常挑了担子在他家卖油，

今日忽地去 ”正在踌躇之际，只听得呀的一声门响，

王九妈走将出来⋯⋯

这段文字把秦重的精细、志诚和谦卑生动地表现了出来。明

代白话小说这样写人物性格和心理的不在少数，标志了明代白话

短篇小说作者塑造人物艺术手法的进步与成熟。

“三言”和“二拍”不仅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精萃，在很大

的程度上，它们也代表了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。这

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选集在白话小说方面侧重从这两个作品集中选

录的原因。

“三言”和“二拍”在当时很畅销，据凌濛初的《初刻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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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二刻》的序文中说，书商见到“三言“”行世颇捷”，于是向凌濛

初谋求印行《初刻》“，贾人一试之有效，谋再试之”，于是又谋求

于作者，赶快印行《二刻》。畅销书未必就是有意义的成功的作品，

但“三言”“二拍”这五种代表着古代短篇白话小说最高成就的小

说集的畅销，又是描写和美颂市民和商人的小说集本身成为商品

而畅销，却又正是文学史上的一种佳话。

在“二拍”问世的同时和稍后，又出现了不少白话短篇小说

集，比较著名的有陆人龙的《型世言》、天然痴叟的《石点头》、周

揖的《西湖二集》和金木散人的《鼓掌绝尘》等。到了清代，这

类小说集继续出现，而且数量较多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东鲁古狂

生的《醉醒石》、李渔的《十二楼》、酌元事主人的《照世杯》和

艾衲居士的《豆棚闲话》等。就总体而言，这类小说的内容和题

材依然相当广泛，其间有些作品的篇幅较明代小说有所增长，有

的还潜心于各篇间的联系，摹拟宋元话本的痕迹逐渐减少，有的

作品集的语言更加文人化，文言成份增多，乃至半文半白。从积

极方面说，作家个人风格明显呈露，从消极方面说，话本优良传

统逐渐削弱。

对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以后的明清白话短篇，我们这本选集也酌

量选收，但大抵止于清初的作品， 因为清代中叶以后，白话短篇

呈衰微之势，几无佳作出现了。

这本选集中的文言小说从明初开始选录，但在此以前，文言

小说已有过它的黄金时期，因此书中选录了相当数量的明代以前

的文言短篇小说，作为附录。当然，这也是为了便于读者观察和

认识文言小说的发展过程，不妨还可以这么说，是为了便利读者

观察和认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。

既然明清文言小说自有源头，这里也有必要作回顾和追溯。现

在一般都认为，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盛行，是从魏、晋、南北朝

时代开始的。这也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发展史上最早的一个繁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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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。魏、晋、南北朝时代的短篇小说，一般分作两大类：“志怪”

和“志人”。志怪这个称谓是早就有的，两类分法则始自鲁迅，向

来沿用。也有人把志人小说叫做轶事小说。

志怪小说内容比较复杂，但有一个特点，不管是记述历史传

闻，还是山川异物，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神怪色彩；当然，更有专

门讲述鬼神怪异故事的。这类小说的产生，同我国古代信巫的风

俗和佛教的传入直接有关。因此，其中存在不少以宣扬宗教迷信

为主要内容的作品，它们或者可以作为研究当时那个大动乱年代

以及宗教迷信之风大盛的社会现象的某种有用的资料。

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在张皇鬼神、称道灵异的气氛下，志怪

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描写不怕鬼神故事的作品。曹丕《列异传》中

的宋定伯捉鬼、卖鬼的故事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。

志怪小说中出现的带有神异色彩的民间传说故事，向来为文

学史家所重视，例如干宝《搜神记》中的《干将莫邪》、《韩凭夫

妇》，陶潜《搜神后记》中的《白水素女》等。它们不仅对后世文

学题材有影响，有的甚至成为长期流行的民间故事的滥觞。象

《白水素女》，后来就成为盛行于江南一带的“田螺姑娘”故事。

志人小说大抵记述当时一些知名人士的言行和轶事，流传下

来的著名作品有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，它与志怪小说的代表作

《搜神记》历来齐名。《世说新语》主要反映上层社会人物的生活

面貌。作者的主观意图是要刻画一些人物的美德和独特的品行，例

如《管宁割席》和《谢安泛海》等；但也有一些有关暴虐残忍、沽

名钓誉、骄奢淫佚以及诸如此类的记载，在不同的程度上暴露了

当时上层人物的丑恶的嘴脸。由于《世说新语》文笔简约优美，我

们作了较多的选录。

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篇幅都比较短小，这就形成了它们艺术

上的共同特点，写人、写事或写气氛都十分简练。在一些优秀的

作品中，刻画人物往往着墨不多，性格却表现得比较鲜明、突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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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情节也有跌宕，引人入胜。可以说，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从一

开始就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铺叙相当重视，从而构成

了一个优良的传统。

到唐代，短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局面，并且出现了小说的

新名称 传奇。当时所谓传奇，是传奇体古文的意思，以区别

于正统的古文。也就是说，在当时人们的概念里，传奇是一种散

文，是一种“传记”，这同古代文人轻视小说的观念有关。唐人传

奇受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是明显的，但汉代以来的史传文

学对它也有影响。

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从初唐时期的作品

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还比较重，但同时在情节、人

物描写上已有了显著的进步。到中唐时期，传奇小说作者人材辈

出，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丰富多采，它们代表了唐代小说的成就。著

名的《霍小玉传》、《柳毅传》和《李娃传》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

品。晚唐传奇小说在数量上几乎超过了中唐时期，但在成就上却

不能企及，《虬髯客传》、《昆仑奴》等是这个时期的较好的作品。

唐代传奇小说的作者大都是中下层知识分子。据说，在中唐

时期，象诗歌一样，传奇小说可作为一种“温卷”，在考试之前分

送给当时的名人，如果得到他们的称赞，将有助于作者在科举上

的及第。如果传奇投献说属实，这很可能是当时作者纷起，且多

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原因。

从总的来看，唐代传奇小说比较广泛地描写和反映了当时的

社会生活，对门阀制度、朋党之争、藩镇割据等等重要社会现象

也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面的反映。写爱情和豪侠的主题，在唐

代传奇小说中，占有相当的比重。其中不少作品在艺术上也比较

成熟。它们的题材往往被后世的文艺作品（特别是戏剧）所采用。

尽管唐代传奇小说本身的流行并不普及，它们写的好多故事却几

乎传遍了整个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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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小说发展历史上，唐人传奇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。它

起着里程碑的作用，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业已跨入了成熟的

时期。只有到了唐代，“小说”的涵义才和我们今天的小说概念趋

于一致。因此，有的小说史研究家甚至认为中国小说史发源于唐

代。

明人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说：“变异之谈盛于六朝，然

多是传录舛讹，未必尽幻设语；至唐人，乃作意好奇，假小说以

寄笔端。”他指出了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，就是众多的传奇作

者们是在有意识地创作小说。这一点和以前大不相同，在魏晋南

北朝小说作者的心目中，小说和历史的分界线是模糊的，他们自

认为他们笔下所记录的乃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实，不管是鬼神的显

灵也好，死人的复活也好。而唐代传奇作者却很明确地知道，他

们不仅是在作见闻记录，而是在从事创作。所以他们自觉地把虚

构这一艺术手段带进了小说的领域。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发展历史

上的一大进步。

其次，从作品所反映的内容说，唐人传奇开始驱除了长期盘

踞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鬼神世界。尽管志怪小说描写鬼神实际

上也还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，但唐传奇的作者们，以现实生

活中的人物取代昔日鬼神的位置，上自官僚贵族，下至市井小民，

纷纷出现在作品中，不能不说是区别于志怪的一大特点。

再次，唐人传奇小说大大地提高了小说创作的艺术。作者更

加着意于人物性格的刻画。其中有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已经接近乃

或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典型，例如《霍小玉传》里的霍小玉，

《李娃传》里的李娃等等。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相比，唐人传奇

小说的描绘日趋细致，细节描写大量增加了，而且被用来作为反

复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手段。由于内容的需要，唐代传奇小说的

篇幅加长了，情节、结构也更繁复。中国短篇小说中的故事有头

有尾的传统也在这个时期正式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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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，趋向衰落。小说史家往往认为宋人传

奇实际上只是唐人传奇的余波。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乐史的《绿珠

传》和《杨太真外传》，秦醇的《赵飞燕别传》，佚名的《梅妃

传》等。宋代的志怪创作随着《太平广记》的修纂而流行。当时

一些比较著名的作品，如徐铉的《稽神录》和吴淑的《江淮异人

传》等，多讲古事，甚或专门志怪谈鬼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

论述徐铉《稽神录》说：“其文平实简率，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，

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，当宋之初，志怪又欲以‘可信’见长，而

此道于是不复振也。”这段话，在很大程度上，也可看作是对宋代

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的总评。

宋代以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为标志的文言小说一蹶不振，不

见起色的情况一直继续到元代。虽说元代也出现了宋远的《娇红

记》，但几乎是“硕果仅存”，而且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见流传。到

了明初，出现了瞿佑的《剪灯新话》，同时和稍后的效仿之作有李

祯的《剪灯余话》和邵景瞻的《觅灯因话》等。鲁迅在评论清代

《聊斋志异》时曾说蒲松龄是以传奇小说的手法来写志怪之文。现

在有的研究者认为，明清文言短篇小说与前此数代情况相似，分

传奇和志怪两大类，而志怪则以传奇法志怪者为主流，从《剪灯

新话》到《聊斋志异》代表了这一主流的发展和成就。如果就志

怪与传奇的相互渗透和合流而言，《剪灯新话》中确实出现了这种

迹象，全书以四分之三的篇幅描写鬼怪神仙故事，但文笔的传奇

路数却又是十分清晰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《剪灯新话》是有所“新

变”了。《剪灯新话》在写作手法上的另一个特点是篇中出现较多

的诗歌韵文，给人以韵散相间的印象，这种形式或许是受元代词

话的影响，不少的明代文言小说又受《剪灯新话》的影响，以大

量诗词渗入篇内，其优点是有助于情节、氛围的深化，但如果安

排不当，却又可能成为叙事的累坠，甚至成为游离的赘文。

《剪灯新话》中多鬼怪故事，却又不能说它是纯粹的志怪小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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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。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中描写爱情婚姻的佳作甚有唐宋传奇小说

的遗风。我们这个选集选录的也大都是这些描写爱情婚姻故事的

作品。

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集还有赵弼的《効颦集》和陆粲的《庚巳

编》等，更有散见于各家文集和笔记中的一些优秀文言小说篇章。

我们这个选集也权衡收录。只是明代的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时有

在题材内容上相互袭取改编现象，为了避免故事上的重复雷同，有

些较好的明代文言小说，如宋懋澄的《负情侬传》和蔡羽的《辽

阳海神传》等篇只能付之阙如，真应了“遗珠之憾”这句老话了。

清代的文言小说当数《聊斋志异》最为杰出，尤为惊人的是

作者蒲松龄一个人写了五百篇左右的作品，其中有不少都是在思

想上、艺术上成熟的优秀之作，表明他对小说史的发展作出了突

出的贡献。他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唐代传奇小说的优良

传统，把文言小说的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。

《聊斋志异》的内容是丰富而深湛的，譬如对社会黑暗和腐败

政治的刻画和揭露，对科举制度的描写和批判，对青年男女在爱

情、婚姻问题上的追求和反抗，构成了这部小说集中的最主要也

是最重要的主题。而这些主题又大都是借助于狐鬼或其他异类造

成的“亦真亦幻”的艺术境界来完成的。

“五四”时期鲁迅评论《聊斋志异》时曾说到：“《聊斋志

异》独于详尽之外，示以平常，使花妖狐魅，多具人情，和易可

亲，忘为异类，而又偶见鹘突，知复非人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

这里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亦真亦幻，真幻相彰的艺术手段问题。

鬼的形象本属幻，狐作为一种动物本是真，但狐变成人却又

属幻，就是说，狐鬼的人格化世俗化都是幻。在《聊斋志异》以

前的文言小说中，人格化了的鬼狐和其他异类形象早有出现，而

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小说的演变，这类形象在真与幻的有机结合

上也不断进化，但在真幻相彰达到更高的水平，真幻结合臻于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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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交融的境界，如同鲁迅所说，真到可以使读者“忘为异类”，但

真中还是显幻，到底又使读者“知复非人”，那就是《聊斋志异》

的成功的艺术世界。

《聊斋志异》的描写技巧向来为人称道，在描写人物时，外部

特征和心理活动同时并重，静态和动态交叉相映。在场景描写上，

又善于创造氛围，例如《连琐》篇的开头：

杨子畏移居泗水之滨。斋临旷野，墙外多古墓，夜

闻白杨萧萧，声如涛涌。夜阑秉烛，方复凄断。忽窗外

有吟曰：“玄夜凄风却倒吹，流萤惹草复沾帏。”反复吟

诵，其声哀楚。听之，细婉女子。疑之。明日视墙外，并

无人迹。惟有紫带一条，遗荆棘中⋯⋯

还有的场景描写，则又通过灵动的文笔作对比映衬。《胡四娘》篇

写胡四娘嫁了一位程姓穷丈夫，遭到兄弟姊妹的歧视，连家人的

婚宴也不让她出席，但正是在婚宴上，传来了她丈夫高中的消息，

于是气氛大变：

适三郎完婚，戚眷登堂为餪，姊妹诸姑成在，独四娘

不见招于兄嫂。忽一人驰入，呈程寄四娘函信；兄弟发

视；相顾失色。筵中诸眷客始请见四娘。姊妹惴惴，唯

恐四娘衔恨不至。无何，翩然竟来。申贺者，捉坐者，寒

喧者，喧杂满屋。耳有听、听四娘；目有视，视四娘；口

有道，道四娘；而四娘凝重如故⋯⋯

这样活脱的文笔在此以前的文言小说中是罕见的。

曾经有一种意见认为，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和白话短篇小

说是各自独立并行发展的两个系统，如果由此而认为这两者彼此

没有影响，那就不符合历史实际。且不说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在

题材上的渊源和影响，我们从大家公认的杰出的文言短篇《聊斋

志异》来看，可以发现它无论在细致生动的细节描写方面，讲究

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方面，以及把对话作为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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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手段上，都明显地受到了话本小说的影响。所以，《聊斋志

异》不仅是文言短篇、同时也是整个古代短篇小说的最后一个高

峰。

除了《聊斋志异》以外，清代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几乎层出不

穷，如钮锈的《觚剩》、和邦额的《夜谈随录》、沈起凤的《谐

铎》，长白浩歌子的《萤窗异草》、袁枚的《子不语》、纪晓岚的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等。当然，这些小说集成就不等，风格也不同。

据盛时彦《姑妄听之 跋》中说，纪晓岚是不赞成《《聊斋志

异》的“燕昵之词”“、媟狎之态”“、细微曲折”和“摹绘如生”的

传奇风格的，他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追求简约文风，一度也很流

行，是继《聊斋志异》后的又一部风行作品。

我们这个选集在清代文言小说中更多地挑选《聊斋志异》中

的名篇，而于其他小说集在篇幅许可的情况下，也尽可能多地选

录。选录的下限到清末光绪年间，而不受通行文学史著作把

鸦片战争后产生的作品划为近代文学的约束。

这个选本分上下编，上编选录白话短篇，附录中选收若干篇

宋元话本；下编选录文言短篇，附录中选收了不少自魏、晋到宋

代的文言小说。我们在选录文言小说的时候，也考虑到它的涵义

问题，具体地说来，就是是否收录像《王冕传》、《李姬传》和

《浮生六记》这样的也可列入传记文学的作品？事实上，小说史家

的看法也不尽一致，已有的文言短篇小说选本的选录标准也不一

致，但多数选本对那些作品还是酌情选收的，有的选家虽然坚持

小说与史传严格区别的家法俨然态度，但在具体选择时，也有灵

活处理之例。那末，约定俗成，我们的这个选本在这方面也就采

取从宽选录的原则。

这个选本是由我和李玫、苟人民两君合作选注的，我们共同

商定了选目，苟人民君承担白话小说部分的注解工作，李玫君承

担文言小说部分的注解工作，最后由我通读定稿，在定稿过程中，


